
一、徐渭与心学人物的交游

徐渭在其晚年自为《畸谱》中，把他一生所师事的人物列为“师类”，一共有五，其中，活跃

于当时的心学人物有三，即：季本、王畿和唐顺之。

在心学人物中，对徐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老师季本。季本，浙江会稽人，是王阳明的嫡传

弟子。据徐渭《畸谱·纪师》：“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渭始师事季先生。”“廿七八岁，始师事季

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①徐渭二十七岁拜季本为师，即有相见恨晚、“过

空二十年”之感。从这层关系看，徐渭可以算得上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了。季本是徐渭师事一

生的人物，在《徐渭集》中，现有《奉师季先生书》三札；文有《奉赠师季先生序》、《先师季彭山先

生小传》、《师长沙公行状》、《季先生入祠祭文》、《季彭山先生举乡贤呈》五篇；代人所作碑序有

《景贤祠集序》、《季先生祠堂碑》两篇；另有交游及悼念诗如《业师季长沙公隐舟初成侍泛禹

庙》、《丙辰八月十七日，与肖甫侍季长沙公，阅龛山战地，遂登岗背观潮》、《与季长沙老师及诸

同辈侍宴太平叶刑部先生于禹庙》、《季长沙公哀词二首》等。这些文字在经学、哲学、从政、为

人等方面，对季本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奉师季先生书》中，徐渭谈到与季本的关系时说：“渭

始以旷荡失学，已成废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气弱卑，数年以来，仅辨菽麦，自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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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克夫

本文考证了徐渭与心学人物季本、王畿、唐顺之、薛应旂、钱德洪等交游的史实，以证明阳明心学对徐渭的影响。考察

了徐渭对朱熹和王阳明的不同态度，及徐渭对王阳明在学术思想、书法艺术及政治功绩等方面的全面的肯定和热情

的赞扬。并从尊重事物自然本性和提倡“本体自然”两个方面探讨了徐渭的哲学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对其文艺主张和

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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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敢以测夫子之深微。而夫子过不弃绝，每有所得，辄与谈论，今者赐书，复有相与斟酌之语，

渭鄙见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②可见他对季本的感恩与尊重。在《师长沙公行状》中，徐渭

又说：“先生于渭，悯其志，启其蒙，而悲其直道而不遇，若有取其人者。而诸子又谓渭之为人，

颇亦为先生所知也。”③师生之关系如此密切，季本的思想无疑会对徐渭产生深刻的影响。

王畿，浙江山阴人，与徐渭同乡。据徐渭代王畿所作之《题徐大夫迁墓（代）》，徐渭之父徐

鏓钅 与王畿之父“本诚翁为姑之侄”，该文末署“表侄龙溪居士王畿”④，可知王畿是徐渭的远房表

兄。在《徐渭集》中，有《答龙溪师书》一札，与王畿商讨诗歌创作。《送王先生云迈全椒》一诗，则

表现了徐渭为王畿送行时的依依惜别之情。《洗心亭》一诗，下注明“为龙溪老师赋池亭，望新

建府碧霞池。”该诗虽然是一首写景诗，但却表现了徐渭对王阳明和王畿的景仰之情，诗云：

“精舍俯澄渊，孤亭一镜悬，觅心无处所，将洗落何边。”⑤表达了徐渭对心学思想的领悟。《次王

先生偈四首》下注“龙溪老师”，可见是与王畿的唱和之作。《继溪篇》下注“王龙溪子”，诗中“自

家溪畔有波澜”，表达了徐渭对龙溪之学的高度肯定，“不用远寻濂洛水”则表明徐渭对宋代理

学的摒弃。而“点也之狂师所喜”⑥，在表达了对王畿“狂狷”人格赞扬的同时，也希望这种人格

能够得到发扬光大。由此看来，王畿的心学思想对徐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顺之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也是南中王门的心学人物。徐渭初识唐顺之是在嘉靖壬子

（1552）。这年夏天，唐顺之经过会稽，王畿、季本曾尽地主之谊，当时徐渭也在场，写下了《壬子

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到柯亭而别，赋此》诗，记录了这次聚会。诗前小序

曰：“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海于明，射于越圃，而万总兵鹿园、谢御史狷斋、徐郎中龙川诸

公与之偕西，彭山、龙溪两老师为之地主。荆川公为两师言，自宗师薛公所见渭文，因招渭，渭

过从之始也。”⑦自此之后，徐渭开始了和唐顺之的密切交往。而唐顺之对徐渭也十分欣赏，徐

渭晚年在回忆和唐顺之关系时说：“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

举以自鸣者。”⑧对唐顺之的知遇之恩报以感激之情。

除王畿、季本、唐顺之外，徐渭还和其他心学人物有过交往并受其影响。薛应旂就是其中

之一。据徐渭《畸谱》：“三十二岁。应壬子科。时督浙学者薛公，讳应旂，阅余卷，偶第一。”⑨对

于薛应旂的知遇之恩，徐渭始终感恩戴德。在《奉督学宗师薛公》中，徐渭充分表达了这种感激

之情：“先生自振古以来，有数之人，负当今天下之望，其视学于浙，深以俗学时文为忧，悒悒不

满。至如某小子，又时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顾独拔而取焉，以深奖而勤诱之……至于崇本

刊华，谈道论学，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无一生可与语，独庶几于某焉。”⑩在《徐渭集》

中，还有《将游金山寺，立马江浒，奉宗师薛公（方山）》一诗，也表达了徐渭对薛应旂知遇之恩

的感激之情。在徐渭的交游中，另一个重要的心学人物是浙中王门的钱德洪。钱德洪，浙江余

姚人，世称绪山先生。钱德洪是王门诸子中严守师说且影响最大的人物。在《徐渭集》中，有《送

钱君绪山》一诗，诗中“文成旧发千年秘，道脉今如一线悬”輥輯訛，肯定了钱德洪在王门诸子中的地

位。在徐渭看来，作为王门诸子中能够严守王阳明真传的人物，钱德洪身担承继“文成”、“道

脉”的重任，对之表现出敬仰之情。此外，与徐渭有交往的心学人物还有蔡宗兖、张元忭、万表

等，这些关系无疑会对徐渭的思想产生影响。

二、徐渭的哲学倾向

徐渭在《聚禅师传》中自我评价说：“夫语道，渭则未敢，至于文，盖尝一究心焉者。”輥輰訛在徐

渭看来，他自己是一个文士。作为一个文士，徐渭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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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潜心于哲学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等于说徐渭没有哲学思想。因而，通过对徐渭文学艺

术的创作及相关文字，仍然可以探讨徐渭的哲学倾向。而这种探讨，对于理解徐渭的创作无疑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阳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对程朱理学的反拨。对王阳明和朱熹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当时人

们最为基本的哲学倾向。而在《徐渭集》中，表现出鲜明的“拥王贬朱”倾向。在《评朱子论东坡

文》中，这种“贬朱”倾向得到明显的体现：

夫子不语怪，亦未尝指之无怪。《史记》所称秦穆、赵简事，未可为无。文公件件要中

鹄，把定执板，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着人人不中他意，世间

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必求有过，谷里拣米，米里拣虫，只是张汤、赵禹伎俩。此不解东坡

深。吹毛求疵，苛刻之吏，无过中求有过，暗昧之吏。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

古一人而已。朱老议论乃是盲者摸索，拗者品评，酷者苛断。輥輱訛

在徐渭看来，朱熹对苏轼的指责，是一种缺乏鉴赏力的“盲者摸索，拗者品评”，这种指责，不但

表现了朱熹“吹毛求疵”、“无过中求有过”，即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苛刻呆板，而且还说明了道学

家朱熹“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的钓名沽誉。从而对朱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嘲讽。

与对朱熹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徐渭对王阳明则予以了全面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

首先，徐渭高度评价了王阳明对“圣学”的贡献。徐渭在《送王新建赴召序》中说：“孔子以

圣道师天下……周公以圣道相天下……孔子殁而称素王，至于今，爵上公，官郎令博士者相

望。周公生而封鲁，始自伯禽，终周之祚，世世食东土。彼两圣人者，若此其盛也。然孔子摄司

寇，桓子尼之，周公既受封，二叔危之，两圣人者虽云盛矣，而其所以厄之者，不亦踵相因乎？我

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之道也。”輥輲訛在这里，徐渭把王阳明的“心学”称之为“圣

学”，并且把王阳明和孔子、周公相提并论，可见对王阳明的评价之高。徐渭对王阳明的推崇还

体现在《水帘洞》一诗中：“石室阴阴洞壑虚，高崖夹路转萦纡。紫芝何处怀仙术，白日真宜著道

书。数尺寒潭孤镜晓，半天花雨一帘疏。投荒犹自闻先哲，避迹来从此地居。”该诗注云：“阳明

先生赴谪时投寓所也。”輥輳訛全诗表达了徐渭对王阳明这位“先哲”的崇敬之情。

其次，徐渭还高度评价了王阳明的书法艺术。在《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其后》一文中，徐

渭提出：“重其人，宜无所不重也，况书乎？重其书，宜无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书乎？重其力

完，宜无所不重也，况题乎？”輥輴訛正是因为“重其人”，对王阳明其人的推崇，徐渭才对王阳明的书

法艺术予以高度的评价。在《书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迹》一文中，徐渭说：“古人论右军以书掩

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书。今睹兹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龙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

则书且传矣，而今重其人，不翅于镒，称其书仅得于铢，书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犹得号于

人曰，此新建王先生书也，亦幸矣。”輥輵訛尽管王阳明的书法“翩翩然凤翥龙蟠”，具有极高的艺术

造诣，但仍然是“人掩其书”。

复次，徐渭还高度评价了王阳明的政治功绩。在《为请复新建伯封爵疏》中文，徐渭强调王

阳明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所作出的政治功业：“故新建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

始以倡义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后奉命平思田，讨八寨断藤诸贼，其抚剿处置，功烈尤著……守

仁平定逆藩之大功，与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赏，举的然后定议矣。至其往处思田，不血一刃，

不费斗粟，遂定两府之地，活四省之生灵，呼吸之间，降椎结者以七万。至其往征八寨断藤诸

巢，则以数千散归之卒，不两月而荡平二千里根连之窟，破百年以来不拔之坚，为两广除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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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蠹。卒以蒙犯瘴疬，客死南安，实亦在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輥輶訛对王

阳明的政治功业予以极高的评价。

徐渭对王阳明及心学思想的推崇，说明阳明心学对徐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徐渭对阳

明心学的认同必将影响到他的哲学思想、文艺主张和创作。

三、徐渭的人性思想

所谓文艺观实质上是相应的哲学思想在文艺问题上的反映和体现，一定的文艺思想是建

立在相应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哲学思想无疑会对文艺思想产生影响。对于这一点，徐渭有

着较为明确的认识。在《草玄堂稿序》中，徐渭说：

或问于予曰：“诗可以尽儒乎？”予曰：“古则然，今则否。”曰：“然则儒可以尽诗乎？”

予曰：“今则否，古则然。”请益，予曰：“古者儒与诗一，是故谈理则为儒，谐声则为诗。今者

儒与诗二，是故谈理者未必谐声，谐声者未必得于理。盖自汉魏以来，至于唐之初晚，而其

轨自别于古儒者之所谓诗矣。”曰：“然则孰优乎？”曰：“理优。”谓理可以兼诗，徒轨于诗

者，未可以言理也。予为是说久矣，暨之玉仲郦君，始见予于蓟门邸中，则以理，卫道诸篇

是也；既而见也，则以诗，此稿是也。予两取而揆之，君非不足于诗者，而顾独有余于理。苟

世之评君之诗者，徒律之以汉魏，则似不能无遗论于君。有深于儒与诗者，别作一观，独溯

君于无声之前，若所谓“天籁自鸣”之际，则汉、魏、唐季诸公，方将自失其轨，而视君之驰

骤奔腾，盖瞠乎其若后矣。君诚儒者也，而非区区诗人之流也。予先为彼说以答或人，既为

此说以质于君，君呀然曰：“吾师某某也，而私淑于新建之教者，公其知我哉！”予亦呀然相

视而笑。輥輷訛

在“儒”与“诗”、“理”与“诗”，即哲学与文艺之间，徐谓似乎更看重“儒”与“理”。诗歌创作，如果

不以“儒”与“理”为依托，如果没有相应的哲学基础，“徒轨于诗”，那仅仅是“谐声”而已。诗歌

创作只有以“儒”与“理”依托，具有相应的哲学根底，才能取得较高的成就。“有深于儒与诗者，

别作一观”，在徐渭看来，郦玉仲之所以“天籁自鸣”、“驰骤奔腾”，取得较高的成就，与他“私淑

于新建之教”，具有良好的哲学修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在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徐渭建

立了自己的文艺思想体系。

对“真我”的强调，构成了徐渭哲学思想和人性思想的基础。在《涉江赋》中，徐渭即从“真

我”出发，表达了对宇宙、人生等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人生之处世兮，每大己而细蚁。视声利之所在兮，水趋壑而赴之。量大块之无垠兮，旷

荡荡其焉期。计四海之在天地兮，似垒空之在大泽。中国之在海内兮，太仓之取一稊。物

以万数，而人处其一，则又似乎毫末之在于马脽……爰有一物，无挂无碍，在小匪细，在大

匪泥，来不知始，往不知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得亦无携，失亦无脱，在方寸间，周天地

所。勿谓觉灵，是为真我，觉有变迁，其体安处？体无不含，觉亦从出，觉固不离，觉亦不即。

立万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輦輮訛

在徐渭看来，人生宇宙之中，名利得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真我”。因为“真我”对人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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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得之者成，失之者败”。保持“真我”是“立万物基”，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在。而对“真”

的强调，是阳明心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如王畿曾言：“千古圣学，只有当下一念，此念凝寂圆明，

便是入圣的真根子。”輦輯訛“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輦輰訛徐渭对“真我”的强调，显然是阳明

心学影响的产物。那么，徐渭所强调的“真我”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性内容呢？在《论中》一文中，

徐渭表达了对人性的基本看法：

语中之至者，必圣人而始无遗，此则难也。然习为中者，与不习为中者，甚且悖其中

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语不为中，必二

氏之圣而始尽。然习不为中者，未有果能不为中者也，此则非直不易也，难而难者也。何

者，不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鱼处水而饮水，清浊不同，悉饮也，鱼之情也。故曰为

中似犹易也，而不饮水者，非鱼之情也，故曰不为中，难而难者也。二氏之所以自为异者，

其于不饮水不异也，求为鱼与不求为鱼者异也，不求为鱼者，求无失其所以为鱼者而已

矣，不求为鱼也。重曰为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长人，量悉视其人

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为过中，衣长人以侏儒，是为

不及于中，圣人不如此其量也。輦輱訛

这里的所谓“中”，指的是事物的自然本性；对人而言，则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在徐渭看来，这种

自然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论是“习为中者”，还是“不习为中者”，甚至“悖其中者”，“皆不能外

中而他之”，故曰：“之中也者，人之情也。”徐渭以鱼饮水举例说：“鱼处于水而饮水，清浊不同，

悉饮也，鱼之情也。”徐渭又以人穿衣举例说：“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长人，

量悉视其人也。”这都是事物的自然本性。在此基础上，徐渭强调“不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

也。”反对对事物自然本性的违背，从鱼饮水的事例而言：“不饮水者，非人之情也，故曰不为

中。”从人穿衣的事例而论：“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在强调顺应事物

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徐渭进而提出要尊重事物自然本性的个性。儿童只能穿儿童的衣服，如果

“衣童以老，为过中”；“长人”只能穿“长人”的衣服，如果“衣长人以侏儒，是为不及于中”。总

之，“圣人不能强人以纯天也，以其人人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

也”，因为“人也，犹之天也”輦輲訛。

徐渭的这种人性思想对其文艺主张及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徐渭在诗文创作上

主张“诗本乎情”輦輳訛，在戏曲创作上强调“贱相色，贵本色”輦輴訛，在书法艺术上要求表现“真我面

目”輦輵訛，无疑是尊重自然本性的人性思想在文艺主张及创作上的体现。

四、徐渭的“本体自然”思想

在人性学说上对自然本性和“真我”的强调，体现在行为学说上即是对自然的倡导。在《读

龙惕书》中，徐渭改造了其师季本的“龙惕说”，提出了自己的自然观：

甚矣道之难言也，昧其本体，而后忧道者指其为自然。其后自然者之不能无弊也，而

先生复救之以龙之惕。夫先生谓龙之惕也，即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

而生，而不能自已者也。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

为言哉？今夫目之能视，自然也，视而至于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听，自然也，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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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闻焦螟之响，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于攀援趋走之极，亦

自然也；心之善应，自然也，应而至于毫厘纤悉之不逾矩，造次颠沛之必如是，亦自然也

……夫聪明运动耳目手足之本体，自然也，盲聋痿痹，非自然也，而卒以此为自然者，则病

之久而忘之极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聋痿痹为苦，而以聪明运动为安，举天下之人，习其聪

明运动之为自然，而盲聋痿痹之非自然。至于其病之久而忘之极，犹且以苦者为安，非自

然者为自然矣……然则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谓心之善应，其极至于毫厘纤悉之不逾矩，

造次颠沛之必如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体不容说者也，说之无益于工夫也。既病人之

心，所急在于工夫也，苟不容于无说，则说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与自然，非有二也。

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也，犹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

而徒曰自然，则自然固虚位也，其流之弊，鲜不以盲与翳者冒之矣。輦輶訛

季本提出“龙惕说”后，曾较为广泛地征求过王门诸子的意见，据徐渭《师长沙公行状》：“时讲

学者多习于慈湖之说，以自然为宗。先生惧其失师门之旨也，因为《龙惕书》以辨其疑似。诸同

志稍不以为然，则遗书江之邹、聂，暨乡之钱、王四先生，再三往复而说未定。”輦輷訛不少王门弟子

如王畿、邹守益等对于季本的“龙惕说”提出了不同看法，据黄宗羲《明儒学案·知府季彭山先

生本》：“龙溪云：‘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

不得其正矣。’东廓云：‘警惕变化，自然变化，其旨初无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

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滞，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荡。’”輧輮訛徐渭就是在继承了季

本“龙惕说”的基础之上，并吸取了王畿等人的观点，从而提出了“本体自然”思想。

徐渭的“本体自然”思想对其人格风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概括徐

渭的人格特点时认为其“豪荡不羁”，“信心而行，恣意谭谑，了无忌惮”輧輯訛。徐渭自己在《自为墓

志铭》中也说：“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

头不可夺。”輧輰訛这种“豪荡不羁”，“疏纵不为儒缚”的狂狷人格，无疑也是徐渭“本体自然”的哲学

思想在人格和行为上的直接体现。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⑩輥輯訛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輵訛輥輶訛輥輷訛輦輮訛輦輱訛輦輲訛輦輶訛輦輷訛輧輰訛 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2页，第457

页，第650页，第638页，第178页，第130页，第66页，第1328页，第455—456页，第794页，第622页，第1096页，第

531页，第222页，第570页，第576—577页，第440—441页，第906页，第35—36页，第488页，第489页，第677—

678页，第646—647页，第639页。

⑧ 徐渭：《畸谱》，《徐渭集》，第1334页。

輦輯訛 王畿：《书查子警卷》，《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六，明万历十五年刻本。

輦輰訛 王畿：《留都会纪》，《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四。

輦輳訛 徐渭：《肖甫诗序》，《徐渭集》，第534页。

輦輴訛 徐渭：《西厢序》，《徐渭集》，第1089页。

輦輵訛 徐渭：《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徐渭集》，第577页。

輧輮訛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2页。

輧輯訛 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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